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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辭中有一表身份的詞“友”
，張亞初、劉雨說：“寮友都是部屬、助手之稱……角與唐都是[image: image1.bmp]的寮友。”
林澐先生認爲“友”是商代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，大概是相當固定的一種職事
。我們從張說，認為“某友某”這種人名結構意為：某的僚友某。卜辭“某友某”主要有以下一些：[image: image2.bmp]友角（《合》6057正）、[image: image3.bmp]友唐（《合》6063反）、[image: image4.bmp]友化（《合》6068正）、子雍友[image: image5.bmp]（《花東》21.1）等。除以上，我們認為下面卜辭中的“[image: image6.bmp]又商”也屬於這種人名結構：

（1a）庚子卜，[image: image7.bmp]，貞：其令[image: image8.bmp]又商告[于][image: image9.bmp]。

（1b）貞：[image: image10.bmp][又]商[告于]祖乙。4671[賓三]

（1a）（1b）卜問王命令“[image: image11.bmp]又商”向祖乙舉行告祭嗎。卜辭有占卜命令某個人向某位先祖告祭的情況，如：乙酉貞：其令彗告于[image: image12.bmp]（《合》32916+
）。

（2）貞：令[image: image13.bmp]又共左
牛。 二8943[賓三]

（3）貞：令[image: image14.bmp]又共左牛。 三8944[賓三]

（2）（3）爲成套卜辭之二、三，卜問命令“[image: image15.bmp]又”徵集左牛嗎。卜辭有命令某人去徵集戰爭、勞役用人或祭牲，如：呼婦好先共人于龐（《合》7283），令在北工共人（《合》7294正），王其令[image: image16.bmp]共眾于北（《屯南》2260），呼[image: image17.bmp]共牛（《合》8937），呼弜共牛（合8939）。 

卜辭“某友”，意為某的僚友。例如：甾友（《合》8240反）、龔友（《合》6595）、鳴友（《合》23684）、戉友（《合》10914正）、隻（獲）友（《合》685正）、[image: image18.bmp]友（《合》8964）等。

（4）貞：惠[image: image19.bmp]商令[image: image20.bmp]
鳴友。十三月。40742
[賓三]

（4）辭卜問命令“[image: image21.bmp]商”去敕戒鎮撫“鳴友”嗎。“[image: image22.bmp]商”應該就是（1）辭的“[image: image23.bmp]又商”，這裡的“鳴友”的“友”應與“[image: image24.bmp]又”的“又”同義。卜辭有命令某人去敕戒鎮撫某個國族者有：令周宓
[image: image25.bmp]（合4886），雀宓[image: image26.bmp]，亡[image: image27.bmp]（憂）
（合22317+
）。

（5）□□[卜]，爭，[貞]：令[image: image28.bmp]又[image: image29.bmp]。4670[賓三]

（6）[image: image30.bmp]春令[[image: image31.bmp]][image: image32.bmp]商。十三月。4672[賓三]

（5）（6）兩辭殘缺，所指應該也是“[image: image33.bmp]又商”這個人。

“又”作“友”，又見於《花東》卜辭：

（7）乙丑卜：甾又（友）其延又（有）凡，其[image: image34.bmp]（艱）。375.2[花東子組]

（8）延又（有）凡，甾又（友）其艱。455.2[花東子組]

（9）丙寅卜，在[image: image35.png]


：甾友又（有）凡，唯其又（有）吉。300.1[花東子組]

（7）（8）（9）是接連兩天為同一件事所作的占卜，卜問甾友會吉利還是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。（7）（8）之“甾又”與（9）之“甾友”所指爲同一人，則“又”用爲“友”是其明證。

鑒於以上所述，我們認為卜辭中的“[image: image36.bmp]又商”應當爲人名，“[image: image37.bmp]商”是“[image: image38.bmp]又商”的省略，所指應當是同一個人的名字，即：“[image: image39.bmp]”的“僚友”名字叫“商”的人。“[image: image40.bmp]又”即“[image: image41.bmp]友”，意爲““[image: image42.bmp]”的“僚友”，所指可能是“[image: image43.bmp]又商”，也可能是“[image: image44.bmp]”的其他僚友。從（1）、（4）兩辭中“[image: image45.bmp]又商”可以向祖乙進行告祭，可以敕戒鎮撫其他部族來看，（2）辭“[image: image46.bmp]又”去徵集“左牛”，三者是同一個人名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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